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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忙 装忙 瞎忙

吴冠中说：“人和人之间最
平等的是光阴。”确实如此。一
个正常的人，一生就是那么几
十年，一年都是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时间老
人从来不偏向谁，也不讨厌谁。

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人，对
待时间的态度或者说对时间的
利用，却是千差万别、大相径庭。

有些人是真忙。一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几乎
没有多余的时间。有的单位违反
劳动法规定，搞什么“五加二”、

“白加黑”，让员工连休息时间都
没有。有的人自我加压，休息时
间不休息，再去练摊，去兼职，去
进修学习……总之没有闲工夫。
更有甚者，因为劳累过度而猝
死，令人心痛惋惜。

有些人是装忙。我还未退
休时，有一次让某秘书写一个
十分简单的信息。平时我看他
挺忙的，这次就让他写个东西
看看怎样。该秘书接到任务后立
即动手，找资料，翻书本……可
是过了三天，那个信息还没有传
到我的邮箱里。我就有点纳闷。
一问之下，说还没有弄完。我告
诉他，今天下班前必须交稿。待
我打开邮箱一看，只有区区一千
多字。他竟然用了三天！这一
下，他的装忙就被我拆穿了。

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那
年，一次到某单位找一个朋友。
那天去得晚了，大家包括我的
朋友都下班走了，但他们办公
室还有一个人依然在坚守岗
位。我与那人打了招呼，觉得他
很敬业。后来与朋友聊起此事，
岂料朋友说，他是因为懒。每天
都磨磨蹭蹭地回去很晚，怕回
家干活，对老婆谎称在加班。这
种人，真是装忙的典型。

还有一种人，可以称为瞎
忙。

《生命时报》曾经对1500余
人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32 . 1%的人表示不知道都忙了
什么，就是觉得没时间。这一部
分人，就是“瞎忙族”。估计他们
所忙的，无非是忙微信、忙微
博、忙美图、忙QQ、忙淘宝、忙
聊天、忙交友、忙聚会、忙游
戏……信息化时代，碎片化节
奏，弄来弄去，碌碌无为，最后
迷失了自己。

另有一些人的忙，是被逼
出来的。比如，几乎每个单位都
有“笔杆子”，专门负责“写材
料”（笔者退休前就干过这种营
生）。写信息，写领导讲话，写通
讯报道，写典型发言，写年终总
结，总之什么都写，他们成了单
位的代言人，成了领导的传声
筒。有些东西是需要形成文字
的，而有些东西就没有那个必
要。而且有些领导明明安排人
家给他准备了讲话稿（连“此处
可能有掌声”都进行了标注），
可是他在开会的时候却信马由
缰、信口开河地东拉西扯。早知
如此，又何必让人家去提前夜
以继日、废寝忘食地瞎忙呢？有
些事本来不需要那么让人去
忙，事实上却让人忙得要死。

我们常说，最大的浪费是
人才的浪费。其实，人力的浪费
才是最大的社会浪费，因为它
太多、太普遍、太没有节制了。
我们处在一个快节奏时代，忙
是必须的、是正常的，但是要忙
得科学合理，忙得人有所值。

【浮生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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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子女说，我收藏了
一辈子，手里也有些宝贝，说
不定哪天我走了，你兄妹俩
还有俺孙子“三分天下”。子
女连眼皮也不抬，不屑地说，
谁要那些破玩意儿？卖废品
也不值钱。

我的收藏爱好非老辈遗
传。1966年我九岁，在街上捡
传单、拾宣传品，书店出售一
分钱一张的毛主席画片、样
板戏画片，有几种我买几种。
小学、中学的课本我都保存
着，1974年上山下乡时知青们
乱扔乱弃的生活用品、学习
材料，我也收集起来装入箱
子。我的藏品没有专题，又杂
又乱。两千年前的残墓砖我
捡走，20年前的票据我也留，
那时我并不知道字典里有

“收藏”这个词，只知道旧物
件留作纪念，再过十年二十
载之后它承载的历史分量比
山还重。后来懂得“收藏”的
含义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我
童年时代血液里就有了收藏
的冲动。

工作以后，每月20元工
资，不买穿的，只买书，天文
地理、鸡毛蒜皮的书都买。在
旧货市场见清末民初和建国
初期的破书就网罗着，有成
堆的旧书就包圆。1982年我在
微山县百货公司上班，一次
清理仓库，我爬到墙角的一
个破木架上，看到上面堆着
一大堆旧书报，吹去上面的
浮尘，竟是上世纪40年代至60
年代的书报，有报纸百余张，
还有印花税、旧币、粮票、购
物票证等。我惊喜地拿给老
保管看，他翻腾了一下说是
老经理留下的。这些东西统
统跟我回了家，真比唐僧取
到真经还兴奋。1984年，《经济
日报》发表我两篇稿件，介绍
我收集古币、收藏革命先烈
图片的经历。2006年我从文化
部门退休后，张开翅膀在周

围几市县的旧货市场飞来飞
去，在滕州古玩城廉价买了
30多个汉代陶器，清洗之后
发现两个陶罐上刻着隶书文
字，欣赏到子夜，差点搂着罐
子睡觉。

子女都是本科生，没点
收藏爱好，他们幼儿时的小
鞋、本子我都保存着。我多次
引导他们步入收藏天地，以
便子承父业、后继有人，他们
俩口径一致：“谁要这些破玩
意儿？说不定都有病菌。”妻
子也常提醒我，弄这些破东
西，你死了咋办？

令我改变想法的是2008
年，我和李老先生在县政协
帮助写书，闲聊时他问，你收
藏的三千件东西，子女喜欢
吗？他们继承吗？咱都是快入
土的人了，哪天眼一闭脚一
蹬，岂不是给孩子留一堆废
品？他讲了两个真事，他同事
是老教师，一生写诗，一生藏
书，老人死后，留下半屋古旧
书，一天，老人的儿媳用车把
书拉走了，直奔废品站。李老
先生接着说，自己收藏了一
些东西，一天，妻女拾掇房子
把一部分书报卖了，他到家
大怒，女儿委屈地说，这些东
西不处理，俺姐妹俩反正以
后也不留。他静心冥想，一声
长叹。他推心置腹的话像一
块块石头砸向我心窝，砸得
我晕晕乎乎，晕劲过后，我清
醒了。

后来的两件事坚定了我
终止收藏的决心。2010年8月，
北京的老编辑陈先生的独生
女来电话说老人作古了，留
下许多古币珍品，问我要吗？
或者能否帮忙介绍买主。我
的老友啊，收藏一辈子，就这
结局？一年春节前后，我在闹
市的地摊上见到几本1959年
版的旧书，一看名章，我认识
这位老文化人，他的藏书怎
么流落到了地摊上？我明白
了，一阵伤心，掏钱买下。

许多收藏者的爱好非上
辈遗传，且后继无人，只有到
了暮年或瘫在床上，才开始
惦念藏品的归宿。年轻时见
到喜欢的物件，不在乎价钱
便喜滋滋地拿下，哪怕瞒着
妻子甚至跟卖主再三讨价还
价也要占为己有，图个爱好，
图个乐趣，图个满足。如今想
来，50多年的心血，来之不易
的宝贝，子女连碰也不碰，我
已垂暮，又有严重的心脑血
管病，不定哪天就犯病，妻小
处理这些遗物又不知价格，
不处理吧，又是负担，光两千
册旧书，卖废品时往楼下搬
运就是个麻烦事，你说这不
是祸及子孙吗？我牙一咬心
一横，向妻子表决心，从此不
再进新货，从此终止收藏。一
生的心血、一生的爱好、一生
的精神寄托，宛如奔驰的火
车发现前面有障碍赶紧踩刹
车，以免除严重后果。因身体
不好，三年前我就在安排“后
事”了，我把三千件“遗物”匡
算了一下，列出名称、年代、
价格和珍稀程度，尤其是我
所经历的政治运动纪念物，
匡算20万元，而后郑重地把
清单给子女看，子女哈哈大
笑道：别学电视鉴宝节目骗
人了，多说了十倍！俺不要，
您还是趁着清醒找拍卖行处
理吧。我拿着清单，气也不
是，哭也不是，骂也不是。

人家退休后拿起毛笔、
拾起鱼竿、摸起麻将、玩起收
藏，而我却“改邪归正，看破
红尘”，毅然放弃收藏。曾经
在收藏路上艰难、投入、喜
悦、获取，跋涉了五十多载，
回顾蜿蜒的足迹，心中充满

“富翁”的满足，人到暮年却
要放弃一辈子的嗜好，心如
刀绞。不过，现在偶见旧书、
旧票据、小物件，十块八块钱
的，我还拿走，即使是酒鬼戒
酒也得慢慢来。

戒
掉
收
藏

□
杨
建
东

︻
亲
历
故
事
︼

我小时候，总爱睡觉。白
天，常常一个人在姥姥家后
院的一棵老枣树下，坐着坐
着，就睡着了。

姥姥家的后院，有两棵老
枣树，还有两棵海棠树，六七
盆仙人球、仙人掌和一地的杂
草，中间还有一口大水缸，水
缸里满满地盛着水。姥姥说，
盛着水的水缸是防火用的。

中秋节前，老枣树结了
枣，每颗枣大半都红了，风一
刮，就掉下来几颗十几颗。那
时候我还只能数到十，多了，
就数不过来。掉下来的枣，掰
开，能看到里面有白白胖胖
的虫子，不停地扭动着。

有一天傍晚，我在老枣
树下睡醒了，见到一只大刺
猬，领着四五只小刺猬，在老
枣树下吃掉在地上的枣。大
刺猬有一对小眼睛，很亮，边
吃边转悠着四下看。它把枣
嚼碎，把枣里的虫子咬死，再
吐出来。小刺猬慢慢悠悠的，
围在嚼碎的大枣四周，慢慢
悠悠地吃，吃碎枣，也吃虫
子。小刺猬吃饱了，地上还有
剩下的枣，大刺猬在地上打
几个滚，把身上的刺扎进枣
里，翻过身，带着身上的枣，
回窝里去了。小刺猬一只一
只跟着，也回窝里去了。

到了姥姥家吃晚饭的时
候，姥姥说小二又在后院睡着
了，让哥哥把我叫起来吃饭。
其实那天我在看刺猬，没睡
觉。饭后，我跟姥姥说，咱家后
院有刺猬，刺猬吃掉在地上的
枣。姥姥说，刺猬喜欢吃枣里
的虫子，连枣也吃了。姥姥还

说，刺猬是大仙，身上有刺，能
扎手，别去惹它们。我觉得姥
姥特别了不起，什么都知道。

天气一天一天地凉了，
大刺猬领着那四五只小刺
猬，出来得越来越勤了，有
时，不到傍晚也出来。地上没
有枣了，刺猬就找别的小虫
子吃。我把姥姥家的羊肉用

小刀切成一小条一小条的，
摆在地上的瓦片上，让刺猬
吃。刺猬吃的时候，权当我不
在它们身边，慢慢悠悠地吃，
不理我。这样喂的次数多了，
我把手伸向大刺猬，大刺猬
就慢慢爬上我的手，全身的
刺都紧紧地贴在身上。我轻
轻地摸它，光光滑滑的，一点
也不扎人，慢慢地，大刺猬在
我手上睡着了。刺猬睡觉，像
我姥爷一样，还打呼噜。

天更冷了，在姥姥家的
后院，就再也没见到这些刺
猬。姥姥说，刺猬冬天在窝里
睡觉，不吃不喝，一直睡到明
年春天才出来。我说，刺猬比
我还能睡。

从这天起，我一天一天
地盼着明年春天到来。

姥姥家后院的两棵海棠
树很高，比姥姥家的房顶还
高。每年春天，脱了棉袄的时
候，海棠树的小叶片就冒出
来了。叶片前头尖，靠叶柄的
一头圆，周边有细细的小锯
齿，不扎人。再过些日子，海
棠树就开花了。花骨朵和花

都是粉红色的，花骨朵的颜
色深，花的颜色浅。满满的一
树，好看极了。

我舅舅说，这海棠树叫
西府海棠，大户人家都种这
种西府海棠。我不想知道什
么大户不大户的，只想知道
什么时候海棠树结果子。我
喜欢吃海棠果。

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海
棠果就挂满树了。海棠果像
一个个黄色小球，又甜又香，
还有一点点酸。

海棠果熟了，我用竹竿打
树上的海棠果。那年我几岁，
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还穿开
裆裤，还没上幼稚园。用竹竿
打树上的海棠果，一点也不
难。一边打，一边往后退。竹竿
打在树上，海棠果就噼里啪啦
往下掉。我退着退着，一下子
坐在一盆仙人球上，仙人球上
的黑刺，扎了我一屁股。

我趴在姥姥的炕上，我
妈和我三姨用缝衣针一根一
根地把刺挑出来。妈妈说，别
动，一动，让针扎一下，比这
还疼。我说，给我海棠果吃，
我就不动。我趴着吃海棠果，
吃了一下午，我妈和我三姨
用针给我挑了一下午。

往后，再用竹竿打海棠
果子这事儿，姥姥就交给了
我舅舅做。姥姥说，别把海棠
果全打下来，留在树上一些，
留给鸟吃。转眼冬天到了，下
雪了，海棠树上落满白白的
雪，顶着雪花的海棠果，上边
白，下边黄，好看极了。天放
晴，小鸟在树上蹦着跳着，也
好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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